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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贵州省荔波

县编制出台了《荔波文化生态保

护区规划纲要》，划定四大不同民

族区域为文化生态保护区，以此

推 动 文 化 遗 产 整 体 性 保 护 和 传

承。

据了解，荔波县为少数民族

聚居的地方，主要居住有布依族、

水族、苗族、瑶族等 22 个民族，少

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92%，民

族民间文化丰富多彩，其中“水书

习俗”“瑶族猴鼓舞”“布依族傩

戏”都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

荔波县在民族文化保护和传

承中，积极打造地域文化、生态文

化，先后举办了民族服饰展演、民

间民歌赛、各民族节日庆典等，都

取得圆满成功。

为 改 善 文 化 遗 产 的 保 护 环

境，使濒危和重要的文化遗产以

及一批传承人得到有效的保护，

荔波县划定了瑶族文化生态保护

区、水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苗族文

化生态保护区、布依族文化生态

保护区 4 个保护范围，加大资金

投入力度，切实做好传承人、文

化遗产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建立

保 护 区 管 理 体 系 及 运 行 机 制 和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机制，增强

区域内群众对文化遗产的了解和

尊重，不断提高群众保护文化遗

产的意识。 （陈 荣）

诞生于齐鲁大地的五音戏有

近 300 年的历史，曾广泛流行于山

东中部的济南、淄博及周边地区，

其唱腔婉转妩媚，多以家庭伦理

道德和当地妇女的生活状态为主

要题材，极易引起观众共鸣。2006

年，五音戏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

五音戏的发展历经了秧歌腔、

周姑子戏、杂社、五音戏四个时

期。“肘鼓子”是一种声腔系统，因

演唱时肘悬小鼓拍击节奏而得名，

是山东地区和苏北一

带地方戏的总称。秧

歌腔最早就属于“肘

鼓子”，发展到后来，

由 于“ 周 姑 子 ”的 加

入，无论是腔调还是

表演风格都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

“姑子”是当地方

言对尼姑的称呼，关

于“ 周 姑 子 戏 ”的 来

源，行内有两个版本

的 传 说 。 一 说 距 今

100多年前，在济南市

章丘县文祖镇西田广

村的尼姑庵内有一个

尼姑姓周，经常口哼

小曲四处化缘，她演

唱的秧歌腔小曲委婉

悲戚，让人怜惜，所以

施舍丰厚。当时民生

凋敝，乞讨者甚多，他

们学唱周姑子小曲，

打场子、赶庙会、忙红

白事，并由原来的干

口清唱，逐渐加上锣

鼓，形成了周姑子戏

的雏形。另外一种版

本说这位周姓尼姑在外出化缘时

学会了不少秧歌腔小调，哼唱的

“尼姑思凡”小调被庵主发现，结果

被逐出佛门，她不得不唱着曲儿乞

讨谋生。她委婉柔美、韵味独特的

唱腔很快广泛流传开来，久而久之

渐成规模，便有了“周姑子戏”。

清光绪年间，青野村的艺人赵

宝子（赵国清）学习并改革了“周姑

子戏”，同村的靳成章和靳成花兄

弟拜他为师。后来，靳氏兄弟把戏

名定为“周姑子戏”。民国初年，周

姑子戏在章丘及周边地区已声名

远播。上世纪 20 年代，靳氏兄弟

率领戏班赴济南大观园演出，引起

轰动。梆子戏班主邓洪山喜欢上

了周姑子戏，便与靳氏戏班合并，

拜靳氏兄弟为师，就是后来的名角

“鲜樱桃”。此时周姑子戏形成了

较为独立完整的板腔体系，并借鉴

了京剧、昆腔、梆子等剧种的伴奏、

服装、道具、化妆，形成了专业演出

社班，影响不断扩大。1935 年 10

月，经人介绍，邓洪山带领由两个

“武场”和两个男演员组成的“五人

班”，到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唱

片，将剧种名称最终确定为“五音

戏”，一直沿用至今。

1949 年，邓洪山、明鸿钧、刘

方玉等人将 3 个五音戏班合并，建

成第一个较大的五音戏演出团

体，于 1950 年在山东省淄博市博

山区登记落户，称“五音剧社”，

1956 年 改 名 为“ 淄 博 市 五 音 剧

团”，邓洪山为第一任团长。1969

年 1 月，五音剧团受

到“文革”的冲击而

解散。1976 年 8 月，

以原有五音剧团人

员为基础，淄博市五

音 剧 团 重 新 建 立 ，

1998 年 更 名 为 淄 博

市五音戏剧院。

如 同 其 他 小 剧

种的发展状况一样，

五音戏也面临很多

困难。淄博市五音戏

剧院因资金、演出市

场等问题很难发挥应

有的作用。民间的零

星班社组织规模不

大，水平参差不齐，多

以演出传统剧目为

主，没什么创新与发

展。淄博市五音戏剧

院院长孙强认为，五

音戏的保护传承困难

很大，“大演大赔、小演

小赔、不演不赔，这直

接导致剧院经费严重

不足。每年春节期间

的近百场下乡演出几

乎占到了全年演出

场次的一半，而每场只有 2500 元

至 3000 元的微薄戏酬，维持收支

平衡都很困难，因此人才流失也很

严重，演员队伍面临断档，创作人

才更为稀缺，目前专职音乐创作人

员只有副院长毕金奎一人。”五音

戏的艺术研究也严重滞后，鲜有学

者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自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后，在当地有关部

门的支持下，五音戏有了一些发

展契机。五音戏国家级代表性传

承人霍俊萍积极参与校园读本

《走进五音戏》教科书的编写工

作，大力培养年轻演员。省级传

承人吕凤琴多次到清华大学、复

旦大学、山东大学、青岛大学等十

几所高校进行演出、讲座。此外，

五音戏剧院也在不断编排新的剧

目，并实现了资料的归类与管理，

同时运用文字、录像、数字化多媒

体等方式，对五音戏进行了系统

和全面的记录。

十多年来，我们走进田野，去

发现和认定濒危的遗产，再把它

整理好并加以保护；可是这样的

抢救和保护的方式，现在开始变

得不中用了——因为城镇化开始

了。在这迅猛的、急切的、愈演愈

烈的浪潮中，平房改造、村庄合

并、土地置换，农民迁徙到城镇，

丢弃农具、卖掉牲畜、入住楼房，

彻底告别农耕……那么，原先村

落中那些历史记忆、生活习俗、种

种民间文化呢？一定是随风而

去，荡然无存。

这是数千年农耕文化从未遇

过的一种“突然死亡”。皮之不

存，毛将焉附？无皮之毛，焉能久

存？古村落如今只剩下一条存在

的理由：可资旅游。很少有人把

它作为一种历史见证和文化财富

留着，更很少有人把它作为文化

载体留着；只把它作为景点。我

们的文化只有作为商业的景点、

卖点才有生路，可悲！

不久前，我深入到晋中太行

山深处，惊奇地发现连那些身处

悬崖绝壁的一个个小山村，也正

在被“腾笼换鸟”，改作赚钱的景

区。这里的原住居民都被想方设

法搬迁到县城陌生的楼群里，谁

去想那些山村是他们世世代代建

造的家园，里边还有他们的文化

记忆、祖先崇拜与生活情感？然

而即便如此，这种被改造为旅游

景区的古村落，毕竟还有一种物

质性的文化空壳留在那里。至于

那些被城镇化扫却的村落，则是

从地球上被干干净净地抹去。半

年前，我还担心那个新兴起来的

口号“旧村改造”会对古村落构成

伤害，就像当年的“旧城改造”，致

使城市失忆和千城一面。

城镇化与城市化是世界性潮

流，大势所趋，谁能阻遏？但城镇

化对于非遗来说，无疑是一种连

根拔、一种连锅端。我们的现代

化是一种急转弯，没有足够文化

准备，身边极具遗产价值的民间

文化甚至还没来得及被当做文

化，就已濒危、瓦解、剧变，甚至成

为社会转型与生活更迭的牺牲

品。对于我们，不论什么再好的

东西，只要后边加一个“化”，就会

成 为 一 股 风 ，并 渐 渐 发 展 为 飓

风。如果官员们急功近利的政绩

诉求和资本的狂想再参与进来，

城镇化就会加速和变味，甚至进

入非理性。

此刻，在我的身边出现了非

常典型的一例——杨柳青历史上

著名的画乡“南乡三十六村”，突

然之间成了城镇化的目标。数月

之内，这些画乡所有原住居民都

要搬出。生活了数百年的家园连

同田畴水洼，将被推得一马平川，

昔时这一片“家家能点染，户户善

丹青”的神奇画乡，将永远不复存

在。它失去的不仅是最后的文化

生态，连记忆也将无处可寻。

我们刚刚结束了为期 9 年的

中国木版年画的抢救、挖掘、整理

和重点保护的工作，才要喘一口

气，缓一口气，但转眼间它们再陷

危机，而且远比十年前严重得多，

紧迫得多。十年前是濒危，这一

次是覆灭。

我说过，积极的应对永远是

当代文化人的行动姿态。我决定

把它作为“个案”，作为城镇化带

给民间文化遗产新一轮破坏的范

例，进行档案化的记录。同时，重

新使用15年前在天津老城和估衣

街大举拆迁之前所采用过的方

式 ，即 紧 急 抢 救 性 的 调 查 与 存

录。这一次还要加入多年来文化

抢救积累的经验，动用“视觉人类

学”和“口述史”的方法，对南乡三

十六村两个重点对象——宫庄子

的缸鱼艺人王学勤和南赵庄义成

永画店进行最后一次文化打捞。

我把这种抢在它消失之前进行的

针对性极强的文化抢救称之为

“临终抢救”。我们迅速深入村

庄，兵分三路：研究人员去做重点

对象的口述挖掘；摄影人员用镜

头寻找与收集一切有价值的信

息，并记录下这些画乡消失前视

觉的全过程；博物馆工作人员则

去整体搬迁年画艺人王学勤特有

的农耕时代的原生态的画室。通

过这两三个月紧张的工作，基本

完成了既定的目标。我们已拥有

一份关于天津市西青区南赵庄义

成永画店较为详尽的材料。这些

材料有血有肉地填补了杨柳青画

店史的空白；而在天津市西青区张

家窝镇宫庄子村一份古代契约书

上发现的能够见证该地画业明确

的历史纪年，应是此次“临终抢救”

重要的文献性收获。当然，最关键

的目的，还是要见证中国城镇化背

景下农耕文化所面临的断裂性破

坏的严峻的现实,以使我们由此清

醒地面对它，冷静地思考将采用何

种方法使我们一直为之努力来保

证文化传承的工作继续下去。

应该说，这是我们面对迎面

扑来的城镇化浪潮第一次紧急的

出动。这不是被动和无奈之举，

而是一种积极的应对。对于历史

生命，如果你不能延续它，你一定

要记录它。因为，历史是养育今

天的文明之母。如果我们没了历

史文明——我们是谁？

（作者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

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虽然近年来皮影演出市场日

渐萎缩，但服务于皮影表演的皮

影刻制却从皮影艺术中逐渐脱离

出来，成为独立的民间工艺品，并

热 销 于 国 内 各 大 城 市 和 海 外 市

场。在这种情势下，国家级非遗

项目凌源皮影戏的省级传承人于

振声也开始认真思考皮影雕刻的

未来发展方向——如何在恪守传

统技艺与应对市场法则之间找到

一个平衡点？

刻出品牌

于振声 1936 年生于辽宁凌源

松岭子镇三皇庙村，他的成长时

期赶上了凌源皮影的黄金时代。

“远看像座城，近看纸里蒙，疯子

掐脖喊，傻子眼熬红。”这句过去

在凌源广为流传的谜语，道出了

影戏风靡万千的景况。跟当时所

有的孩子一样，于振声从小就爱

上 了 皮 影。“ 我 十 几 岁 时 很 迷 影

戏，不仅爱看故事，还爱看人家操

影、刻影。正因为这样，跟许多老

艺人成了朋友。接触了几年皮影

之后，我拜家乡的一位皮影老艺

人王盛林为师，学雕刻和操影。”

20 多岁时，于振声当上了三皇庙

村的大队书记。这期间他组织了

三皇庙皮影团，“白天领着大伙儿

治山治水，晚上组织皮影到各生

产队唱，即使文革期间也一天也

没停过。县里的领导无论是慰问

部队还是慰问灾区，都带着三皇

庙皮影去。”

于振声常常回忆起年轻时的

意气风发，不过他更愿意提及的

是退休后的领影时光。1995 年，

于振声从凌源市城建局长的岗位

上 退 休，筹 建 了“ 振 声 皮 影 艺 术

团”，带着皮影上山下乡。有一次

在万元店乡演出，当年的老下属

看见坐着拖拉机、一身土两脚泥

的于振声，难过地劝他：“你要钱

我们给你，别遭这份罪了！”于振

声说：“他们不理解我，当时正值

凌源皮影跌入最低谷，我不想让

千年的艺术消失在我们这一代手

里。”

在四处演出的日子里，于振

声觉得影人质量不高，过于呆板，

缺乏灵动之气，于是有了专心皮

影雕刻的念头。为此，他专程向

凌源最著名的皮影雕刻艺人佟敏

学艺。之后，还跑到唐山，拜皮影

雕刻名家韩世勋为师学习雕刻。

如 果 不 是 当 初 于 振 声 千 里

求艺的执著，就不会有今天名震

凌 源 的“ 振 声 影 雕”。 在 凌 源 这

个皮影艺人藏龙卧虎之地，于振

声 把 自 己 的 名 字 打 造 成 了 一 种

品牌。

传承之难

跟演出时用于

操 作 的 皮 影 不 同，

于振声雕刻的皮影

基本属于“ 看影”，

就是镶在镜框中供

人观赏的皮影。作

为突出艺术价值和

观赏价值的美术工

艺品，“ 看影”的雕

刻要比作为演出道

具的皮影更精细复杂，因此对艺

人的雕刻技艺要求也更高。

于振声说，首先要讲究设计，

强调“框子”（构图）布局合理，符

合人物的特点。雕刻头茬尤其要

注重神韵，“一身气在脸上，一脸

气在眼上”，追求明亮之美和灵动

之气。“三分雕刻，七分着色”，在

着色前，要对着色的对象有整体

构思，想象影人动起来的样子，这

样才能把颜色上活。看似简单的

钉缀，也要反复“掂对”（琢磨），钉

完之后，把影人提起，叫它站立，

必须“前不过挺、后不背锅”。

这种标准下的皮影雕刻绝对

是一个费时费工的活儿，没个三

五年出不了徒，所以愿意学习这

门手艺的人少之又少。深知其中

苦处的于振声决定把接班的重任

交给自己的儿子于化臣，为此还费

了一番工夫。2007年，于振声眼看

自己年纪大了，就让自己在市自来

水公司上班的儿子于化臣提前退

休回家，专心学习皮影雕刻。于振

声还有两个徒弟，但都有正式工

作，只能在闲暇之余帮帮忙。

于 振 声 没 有 专 门 的 雕 刻 作

坊，只能将客厅兼做工作室，有客

时会客，没人时刻影。处理驴皮

的一系列工序会发出很浓的气味

儿，于家住楼房，没有场院，没办

法在家里做，于振声只能动员亲

戚来做这个活儿，而且承诺不论

成品、废品一律全包，这才解决了

驴皮的问题。

市场“突围”

作为工艺品的皮影市场需求

目前在不断增大，皮影刻制的未

来发展大有风生水起之势。但对

于于家父子而言，想要完成传统

手艺的市场化生存还有很长的一

段路要走。

实际上，于家父子从未真正

做过皮影“生意”，心思更多的是

放在传承、钻研技艺上。于化臣

说：“ 父 亲 和 我 都 没 什 么 经 济 头

脑，刻了这么多年的影儿，从没主

动卖过，都是人家上门来订。”他

们既没打过广告，也没有开设专

门的店铺销售，“振声影雕”在凌

源的声望完全是靠“一传十、十传

百”的传播方式建立起来的。因

此，尽 管 没 有 刻 意 宣 传 和 营 销，

“振声影雕”也是“皇帝的女儿不

愁嫁”，求购者络绎不绝。但“没

有经济头脑”的于家父子这些年

刻制的皮影几乎都是连送带卖，

有时朋友熟人来买，碍于面子，也

就收个工料钱，因此并未从中获

得多少经济效益。

由于人手不足，他们同样无

法 依 靠 承 接 订 单 获 利 。 于 化 臣

说，按照现在的制作周期，根本达

不到对方要求的产量，为了不降

低质量，只好推掉了大量的合同

和订单。涉及到皮影质量，于家

父子的态度很坚决：“皮影首先要

做精做好，然后才能考虑经济效

益，目前生活也不是捉襟见肘，不

到非靠卖这个吃饭不可的地步。”

这几年，于化臣四处跑展会，

接 触 到 不 少 同 行 ，长 了 不 少 见

识。陕西皮影已经开始进入产业

化发展阶段，师傅带着十几个徒

弟一起做，有人负责生产，有人负

责销售，已经形成了“产供销一体

化”，这让他感触很大，也开始认

真考虑“振声影雕”未来的发展。

“我已经把自家的皮影申请了商

标，将来再培养几个徒弟，推出一

些新产品。先拿一些小型产品做

试验，效果好再慢慢铺开。”

于化臣承认，以目前的条件

想 形 成 一 定 规 模 的 手 工 作 坊 ，

确 实 困 难 重 重 ，资 金 是 最 大 的

症 结。“ 扩 大 生 产 规 模 需 要 招 收

人 员 ，学 习 刻 影 没 个 三 五 年不

能 出 徒，想 留 得 住 人，就 要 负 担

起人家学徒期间的费用，这是一

笔不小的开支。”于化臣说，除了

启动资金，还有许多后续问题需

要解决，比如建立长期稳定的销

售渠道，恪守传统工艺的同时提

高生产效率等。这一切单靠传承

人的力量恐怕难以完成，政策保

障、资 金 扶 持 必 不 可 少，要 想 完

成与市场的顺利接轨还需要多方

的合力。

在传统与市场之间找到平衡点
——记凌源皮影戏代表性传承人于振声

曹 洋

面对城镇化浪潮，我们紧急出动
冯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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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沥咸水歌》出版

本报讯 由广东省广州市南

沙区横沥镇民间组织整理的《渔

声——横沥咸水歌》日前正式出

版。该书分赞颂、婚嫁、劳作、生

活、情歌对唱 5 个篇章，记录了横

沥本地广为传唱的咸水歌经典曲

目 80 余首，对咸水歌的历史渊源、

历史价值以及它的各个发展时期

的不同特点进行了分类和阐述，

还对咸水歌民间歌手及代表性传

承人进行了介绍。

咸水歌又称咸水叹、白话渔歌，

是亦渔亦农的沙田水乡劳动人民世

代相传的民间艺术，主要流传于中

山、珠海、番禺、顺德、东莞等珠三角

河网交织地带及沿海地区。它曲调

爽朗朴素、韵味浓郁，演唱形式灵

活，内容丰富多样，演唱者大多即兴

演唱，歌词也保留了当地纯正的口

语，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据介绍，为了使咸水歌能很

好 地 传 承 下 去 ，近 些 年 横 沥 镇

有 关 部 门 采 取 了 不 少 措 施 ，如

组 织 不 定 期 的 咸 水 歌 比 赛 ，鼓

励 民 间 艺 人 积 极 参 加 省 内 外 的

咸 水 歌 交 流 演 出 活 动 ，还 将 咸

水 歌 纳 入 了 中 小 学 生 的 音 乐 课

内容。 （杨薇 南宣 杨焱）

大连市非遗展览进校园

本报讯 近日，由辽宁省大

连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大连市财

政局、大连市教育局主办，大连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单位

承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览

进校园活动在大连市沙河口区中

心小学拉开帷幕。

本次活动历时一个半月，在

市内四区的 16 所小学进行流动展

览，参展项目包括列入国家级非

遗名录的复州皮影戏、庄河剪纸，

列入省级名录的马驷骥根艺、桃

核微雕技艺、普兰店传统木雕手

工技艺，以及列入市级名录的张

宝粟雕刻、普兰店传统手工布艺

制作技艺、大连木偶戏、金州胡氏

石雕。

据介绍，开展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展览进校园活动的目的是

为了调动学生们了解非物质文化

遗产知识的兴趣，让他们近距离

地接触、了解它，从而更好地将这

些优秀的文化遗产传承下去。

（曲丹丹 邢 易）

十三代开油坊

黄陂农民建成老榨坊博物馆
本报讯 经过两年多的紧张

建设，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杨楼

子老榨坊博物馆近日竣工，免费

向公众开放。该博物馆由黄陂区

农民杨德元投资建设，收藏有明

清油榨、石碾、油缸、石雕等文物

百余件。

博物馆占地面积近 2000 平方

米，分为展示区、休息区、生产区

等几个部分。展示区内陈列有明

清古榨各一套，其中清代古榨专

门用来向市民现场演示手工榨油

的生产流程。展示区内还展出了

与榨油有关的大批工具和容器，

如碾槽、石磨、风斗、油缸等物品。

根据家谱记载，杨德元的祖

辈在明洪武二年（1369 年），从江

西奉诏迁到黄陂县南乡温家岗杨

家大湾；明嘉靖年间，杨家开始从

事榨油行业，开设了杨楼子榨坊，

榨油技艺世代相传，传承至杨德

元已是第十三代。如今，以杨氏

榨坊为代表的黄陂榨油技艺已被

列入湖北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杨德元表示，他自小跟

随父亲在榨坊从事榨油生意，不

愿 祖 辈 流 传 下 来 的 榨 油 工 艺 消

亡，就建了这个老榨坊博物馆以

传承农耕文化。

（陈奇雄 刘文祥）

于振声在制作皮影

春节将至，江苏省句容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淮灯彩的传承人陈柏华也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

时光。他告诉记者，应“2012 苏台元宵灯会”主办方的邀请，句容陈氏秦淮灯彩将应邀再赴台湾展出。秦淮

灯彩亦称“金陵灯彩”“南京灯彩”,是南京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艺术之一。秦淮灯彩汲取了中国传统纸扎、

绘画、书法、剪纸、皮影、刺绣、雕塑等艺术之长，于 2008 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新华社发（沈鹏摄）


